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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10月，秋风瑟瑟，草
木枯黄。日本千叶县斋滕家族的
坟地。一个中国高级工程师、海口
南渡江铁桥设计者黄博明被他的
日本亲人领到一座墓前，墓碑上赫
然刻着：斋滕博明卒于公元 l945
年。黄博明站在自己的墓碑前深
感悲凉。自己在另一个国度活着，
儿孙满堂，而他的亲人却以为他战
死了。每年8月的盂兰盆节，日本
人祭拜亡灵的节日，他的亲人都会
给他的坟墓上香。在自己的墓碑
前与失散多年的亲人相聚，已经满
口海南话的黄博明百感交集。日
本人斋滕博明怎么会变成中国工
程师黄博明，这中间到底隐藏着怎
样的历史秘密？

这要从1939年2月，日本侵略
者入侵海南岛说起。

卷入日侵琼战争
随公司来到海南

1939年 1月 13日，日军御前
会议作出侵占海南岛的决定。2月
10日凌晨，日本陆军饭田支队和日
本海军第五舰队共1万多人，在飞
机、军舰的掩护下，在海口西北角
的天尾村至荣山寮之间的海岸登
陆，随即占领海口。日军占领海口
后，立即开始侵略全岛和掠夺海南
丰富自然资源的行动。

1939年11月，日军侵略海南
9个月后，一位名叫斋滕博明的日
本青年来到海南。这一年他刚满
20岁。1939年日本东京大学土木
专科毕业后的斋藤博明进入日本
明治制糖公司。当时公司的制糖
业主要在台湾，那个时候的明治制
糖公司业务发展迅速，在北海道、
韩国等地都有工厂，新进的社员都
会被分配到各地工厂。斋藤博明
入职后，得到社长新元八丈雄的赏
识，社长告诉他公司将在海南发展
业务，希望他能去海南努力工作。
这就是斋藤博明到海南的初衷。

明治制糖公司在海口骑楼老
街中山路设立总部，至今，海口骑
楼老街“明治制糖株式会社”仍清
晰可见。这是日本在海南岛开发
蔗糖业的第一家公司，负有国家使
命对海南岛进行经济掠夺。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兴吉曾
对日本侵略海南的惨痛历史做过
较为深入的梳理。张教授在接受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知
道日军侵占海南的行动，除了军事
目的以外，经济上的一个目标是它
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天然橡胶
和铁矿的需要，对以战养战需要的

粮食、蔬菜、鱼类、肉类等等的需
要，据我们的统计，应该有92家日
本企业随日军在半年之内进入了
海南，它们主要是为日军的军事行
动服务，也有一些企业是为了它的
日本企业在海南的活动服务的，形
成一个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这里面包括一些日本有名的大财
团。”

定安是明治制糖公司甘蔗种
植的基地，性格沉稳的斋滕博明被
社长派去担任农场场长，在定安和
感恩（今昌江）农场负责甘蔗、大米
与蔬菜的种植。初来海南的斋藤
博明以为“理想”大门从此打开，他
在东京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可以
派上用场。他参与糖厂的设计与

“建设”，夜以继日，不知疲倦。
正当年华的斋滕博明不仅在

定安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也在这
里邂逅了一位定安娘子，并与她一
起生儿育女。他跌宕起伏的命运
由此发生了改变。

设计南渡江铁桥
亲眼目睹血流成河

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南渡江铁
桥的设计与“建设”，这段看起来有
些浪漫的异国婚姻可能是另外一番
景象。定安娘子吴氏，是定安古城
殷实人家的女儿。她不顾街坊邻居
的鄙夷眼光，看上了这位敌国的青
年。1940年初，吴氏与斋滕博明在
定安有了自己的小家。为了与娘家
人多交流，斋滕博明学会了一些海
南话，与周围的人慢慢熟络起来。
作为战争的敌对国青年，他如今又
娶了一位被日本占领地的海南女
子，他的命运注定了不会平坦。

新婚不久，斋滕博明被日本海
军特务部指令到海口，主持南渡江
铁桥的设计和“建设”。作为日本
企业的员工，斋滕博明无可拒绝。
日本侵占海南的野心日益膨胀，急
需加快对海南资源的掠夺，南渡江
桥梁的“建设”迫在眉睫。

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岛时，

南渡江上还没有桥梁。从海口、琼
山往定安、文昌的公路，必须经潭
口渡口，用船渡过江。同时，因为
潭口渡口位于地势险要的海口羊
山地区，抗日游击队多次在渡口一
带设伏袭击，致使日军伤亡惨重、
军需物品大受损失，于是日寇开始
计划在南渡江上建桥，精通土木工
程设计的斋滕博明，在日本海军特
务部的指派下，开始着手设计南渡
江铁桥。按照设计，铁桥全长
785.34米，宽6.8米，桥身距离洪水
最高水位2米，最大载重20吨，使
用年限20年。1940年6月，铁桥
正式施工。参与施工的斋滕博明
在日记中写道：

“很艰苦，我什么都得干，既要
测量画设计图，还要随叫随到，为
现场工人修工具，还经常领不到工
钱，有时只能跟头儿借钱买米！”

20 出头的斋藤博明被迫离
开新婚妻子，极度苦闷中他坚持
写日记。在 1941 年冬天的日记
中写道：

“在架桥建矿和修铁路的过程
中，我时常目睹大批的劳工被迫害
致死，内心倍受煎熬。铁桥修建通
车后，我多次目睹守桥的日军对桥
下无辜民船进行扫射，看着自己设
计的大桥成为罪恶的屠场，我内心
矛盾重重，却无能为力。”

南渡江桥下鲜红的血流给内
心敏感的斋藤博明留下刻骨铭心
的印象。眼看着活生生的生命随
着枪声应声而倒，斋藤痛恨战争
给无辜生命带来的伤痛由此更加
强烈。

南渡江上的碉堡，实际上是个
岗亭，日军当年为了守卫南渡江铁
桥而设置的，在里边有十几个射击
孔，射击孔是面对着江面的。南渡
江是北部的一个重要的运输交通
线，是一个重要的水上交通线，日
军侵占海南以后，建立了南渡江铁
桥，实际上就是把这条水上交通线
切断了，对进入这条水域的船只，
日军经常进行扫射，给当地的居民
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在日军进行疯狂侵占掠夺的
同时，海南人民奋勇反抗，琼崖纵
队积极组织游击作战。为此，日军
在全岛范围内，通过大肆屠杀无辜
平民的方式展开血腥报复。同时，
随着战争的深入，对军粮需求日益
增大，日军开始督促日本在海南的
民间株式会社征收军粮，斋藤博明
也被卷入了收粮的队伍。

斋藤博明在日记中写道：
“昭和 20 年（1945 年）5 月，我

们一行100人乘坐木造船从秀英港
到达雷州半岛的南端海安，一路上
经常遭到联盟军飞机的轰炸和袭
击，我们夜里11点上船出海直到第
二天早晨6点才到达海安上岸。步
行了4、5个小时到达徐闻县城，街
上空无一人，我们在徐闻休息了两
三天又步行到下桥休息半天再到
达青桐，在此地训练两周，然后每
日步行直到到达湛江，又经廉江向
广西进发。一路上时不时与中国
陆军遭遇战斗，中队死伤十多人，
敢死队也遭遇中国军队的迫击炮
被打散了，我们的武器严重弹药不
足，缺水缺药没粮食补充，最后连
收发电报用于记录的纸张、笔甚至
发报机的电池都全部没有了。夜
里我们会去老百姓的田里偷挖芋
头地瓜这些东西来吃，负伤人员众
多。夜里我们只能睡在潮湿的海
边草地上，听着伤兵的呻吟，还有
人在暗自哭泣，那种情景犹如日本
古歌里的哀调。长夜漫漫如此惨
淡，士兵们厌恶了战争渴望回到家
乡，长夜漫漫无明日……”

黄博明的日记时间为1945年
5月，离日本投降的日子相隔不到
3个月的时间，这为我们了解日军
战败前夕的情况提供了真实的依
据。随着日军死亡征兆的来临，处
于战争中的黄博明和（日本）“黑潮
会”的青年偷偷聚会，此为黄博明
的日记：

“在一次收粮中，遭到游击队
的伏击，我侥幸逃生。我第一次感
到命运被操纵的无奈，与（日本）

‘黑潮会’来海南教书的青年老师
饮酒痛哭，大家同感前途迷茫与思
乡情切。”

“黑潮会”是日本青年反战的
秘密组织，地点在琼台书院。他
们偶尔聚会，相互倾诉。与这些
日本青年不同的是，斋藤还有一
位中国妻子。她已经为他生下一
个孩子。他的日本人身份给妻子
带来很多敌视的眼光。可妻子依
然深爱着他，没有避讳丈夫的日本
人身份。

战争结束，
第一次放弃回日本

1944年，随着日本在太平洋
战争的节节败退，国共开始全面对
日反攻，日军失败的气息笼罩在海
南上空。此时日本军方更加疯狂
地掠夺资源，转运重要物质。1945
年初，联军对南渡江铁桥进行轰
炸，却未能成功。作为日本侵略罪
证的南渡江大桥，一直横亘于江
上，纪录着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1945年 8月15日，日本天皇
宣布投降。国民党军政要员接
收日产的人员纷纷到达海南。
10月份，斋藤博明来到海口骑楼
老街，昔日秩序井然的明治制糖
海口事务所已经是一片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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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日本侵略海南的
铁证——南渡江铁桥的设
计者，他是一名海南女子的
丈夫，是四名中国孩子的父
亲。抗战胜利后，他拒绝回
到日本，留在海南，以一生
的勤奋与辛劳，为战争赎
罪，终于获得中国政府的褒
奖……近日，大型系列纪录
片《血铸河山》在全国70家
电视台推出，其中，海口广
播电视台策划制作的《铁桥
记忆》于9月3日播出，该片
荣获2015年度海南省优秀
广播电视节目纪录片一等
奖，由海南日报记者蔡葩任
撰稿。编导组从海南出发，
到日本、香港等地做实地采
访，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
料，首度揭开一个战争与人
的命运的曲折故事。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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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博明的手稿。
黄朝晖 提供

退休在家的黄博明。 黄朝晖 提供


